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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负重伤的李子光，被几个人五花

大绑拖拽到黄河渡口时，一条木船早已

等在那里。午后荒凉的河滩上，一片静

寂。一湾浑黄的河水，正缓慢无声地向

前流淌着。

一

满身是血的李子光，最终被推搡到

了那条船上。摆渡的老艄公朝他看了

一眼，便惊在了那里。对这个青年，老

艄公是熟悉的。在此之前，老艄公已不

记得有多少回将这位青年从这岸送到

对岸，又从对岸接到这岸——就是这个

年轻人，曾经给他讲过不少“只有共产

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

匆匆交换了眼神，李子光便把视线

移开了。他的目光越过高高的西岸大

堤，望向王庄村的方向。那个村庄坐落

在东阿县境内黄河岸边，是生他养他的

地方，有他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今日

一别，或许他再也回不到那里了。

河 道 的 风 又 硬 又 冷 ，虽 然 惊 蛰 已

过，但在这片土地上，春天还没有到来。

“快走，划船的，赶快走！”那几个提

着匣子枪的人，急不可耐地大吼着。

老艄公不得不摇着船桨，向对岸划

去。船桨拍打在河面上，发出声声细碎

的回响。这声音让李子光想起了几个

月前的那个漆黑夜晚。

那是初冬寒风凛冽的一天。李子

光作为地下工作者，在河东平阴县城的

一位“内线”那里，得到了一个重要情

报：次日拂晓前，一股日伪军将去往东

阿县进行“扫荡”。时间紧迫，刻不容

缓。他立即从河东赶回河西，把这消息

报 告 给 部 队 领 导 。 那 时 ，已 是 夜 半 时

分。研究部署后，部队决定即刻前往，

将这股敌人一举歼灭。然而，当他们飞

奔到黄河渡口时，星光笼罩的河面上，

只剩下孤零零的船影——老艄公早已

停渡回家了。情急之中，李子光一边催

促着战士们快上船，一边全力划动着船

桨，把战士们安全送达彼岸，最终胜利

完成了歼敌任务……

但是现在，他能够预感到，过了这

条河，他的命就不再属于他自己了。

二

他早就不属于他自己了。

自从加入党组织的那一刻起，他就

不再只属于自己。他成了一个有信仰

的人、一个甘愿为信仰而牺牲的战士。

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时任新划五

区民政助理员的他，受党组织的委派，

不停地奔走于乡村农家，积极宣传抗日

主张，壮大抗日力量。李子光在党的隐

蔽战线上出生入死，不久之后便成了当

地反动武装的心腹之患。

五区横跨黄河两岸，地处东阿、平阴

两县交界处，纵横不过数十里，但那里的

日伪据点却有十余个。在黄河以西的家

乡周围，敌人还相继修建了多座炮楼，并

对我抗日根据地大肆烧杀掳掠，无恶不

作。然而，即便在这样一片白色恐怖之

下，英雄的身影仍在秘密活动着。

为 了 尽 快 打 开 局 面 ，经 党 组 织 批

准，李子光先是借用“道徒”的身份，团

结了一大批贫困出身的青年学生、农民

和知识分子，在沿黄河一带的许多个村

庄里，发展了几十名党员，继而又在这

些村庄建立了党小组和党支部。同时，

他还通过这些党员，动员了众多的青壮

年，加入到八路军的队伍里去。

佃户卢金聚，家有 5 个子女，穷困

潦 倒 ，只 得 挑 着 儿 女 四 处 逃 荒 要 饭 。

李子光得知后，派人将他寻回，并为他

申请了一部分粮食进行接济。卢金聚

感 动 得 热 泪 纵 横 ，万 分 感 激 地 说 道 ：

“您是俺的救命恩人，俺全家人一辈子

也忘不了您。”后来，经李子光介绍，卢

金 聚 光 荣 地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并 被 推

举为农救会会长。他带头给八路军筹

措钱粮，还亲自把 16 岁的二儿子送上

了抗日战场……

三

去年春天，黄河以西的日伪据点已

基本被拔除干净。五区对敌斗争的重

点转向河东。

为了早日消灭盘踞河东的顽敌，李

子光领受了前往河东开展工作的新任

务。从党员张从礼那里，他了解到在河

东地界的白塔村，有张从礼的启蒙老师

阎殿瑞。

这天夜间，李子光和张从礼一起来

到了白塔村阎殿瑞家。寒暄过后，阎殿

瑞仔细打量着叫花子装扮的李子光，一

时感到有些困惑。张从礼介绍道：“这是

我表哥，我刚从外地接他回来，因为断了

盘缠，只好到您这里来找点儿吃的。”

吃饭间，李子光有意把话题引到抗

日救国的事情上来，颇具爱国情怀的阎

老师听罢，深有同感。一旁的张从礼见

时机已到，这才向他道出了实情。阎老

师十分理解李子光的处境，当即表态：

从今以后，他会尽自己的力量协助李子

光的工作，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把这

里作为一个落脚点。从此，李子光成了

他家的常客。

又一天夜里，在张从礼的带领下，

李子光来到了河东的丁口村。村里有

一位张从礼的亲戚，叫丁连保，时任伪

副乡长，在当地很有些势力。

见到丁连保之后，李子光单刀直入

向他说明了来意，又一一向他讲明了我

党对敌伪办事人员的相关政策，希望他

能看清形势，改邪归正，多为八路军做

事情。丁连保听了，不禁连连点头，态

度诚恳地表示，他一定照办。

此后，李子光利用丁连保的关系，

结识了一些能够了解到敌人内部情况

的人，为更加扎实地在河东开展工作打

下了基础。

就在这年夏天的一个上午，李子光

来到丁口村开明伪乡长丁正刚家里，与

他一起研究对亭山头炮楼伪军策反的

事情。交谈过程中，当得知亭山头炮楼

的汉奸头目周二皮正在本村的一户人

家喝酒时，李子光一时愤起。

周二皮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多次

带 领 炮 楼 伪 军 滥 杀 无 辜 ，手 段 极 其 残

忍。组织上早就有铲除他的想法。

李子光只身来到那户人家，借故找

水喝，一眼就看到周二皮正坐在那里，红

涨着一张脸，与人喝得兴起。见一位陌

生人径直走进屋来，周二皮抬头斜睨了

一眼。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李子光便迅

疾开枪，结果了这个恶贯满盈的家伙。

亭山头炮楼的汉奸中队长刘传海

闻听此事后，暴跳如雷。他责令手下人

不惜一切代价，抓住李子光。

在那些日子里，敌人的内部情况不

断被我方掌握，他们所筹到的粮、款也时

常被我方截获。李子光的身份暴露后，

敌人便把这笔账记在了他的头上。一时

之间，他成了当地日伪军的“眼中钉、肉

中刺”。刘传海的父亲，是时任平阴城伪

警察大队大队长的刘绪安。他早就获知

李子光是地下党，并四处张贴抓捕悬赏

的告示，直言谁要是抓到李子光，称一称

他有多重，就把多重的银元赏给谁。

四

出于对李子光的安全考虑，组织上

决 定 将 他 调 离 五 区 ，去 往 六 区 就 任 新

职。由于尚有许多工作需要当面交接，

这天，李子光来到黄河岸边的后张道口

村 。 交 代 完 所 有 事 情 后 ，已 是 正 午 时

分。这时，有几个身着便衣的汉奸，提

着匣子枪闯了进来。李子光见势不妙，

一枪将其中一人击倒后，就势撤离，直

奔临黄大堤而去。

那几个紧追而来的汉奸并没有就此

罢休，他们一边高声大喊着，让李子光放

下武器束手就擒，一边连连向他射击。

黄河岸边，一时间枪声大作，震动乡野。

李子光一边奔跑，一边不时回击，直到打

光了子弹。眼看就要钻进树林，却有两

发子弹从背后飞来，打伤了他的肩胛和

大腿。李子光跌倒在地，那几个汉奸一

起向他扑了上去……

船到黄河东岸后，他们直接把他押

送到亭山头炮楼里。

李子光从昏迷中醒过来时，已是次

日清晨。他先是听到一声阴冷的笑，接

着就看到了一个人影。那人影慢慢走

到他身前，站住了。

“老兄，你好些了吧？”那人凑上前

来，又挤出一声笑，问道。

李子光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认识一下吧，我是刘传海。”

得知面前的这个人就是十恶不赦

的汉奸头子，李子光将牙齿咬得咯咯直

响，怒斥道：“可惜我认识你太晚，不然，

你这条狗命早就保不住了！”说完，将一

口带血的口水啐到了他的身上。

刘传海刚想发作，却又忍了下来。

“事到如今，还这么有血性，是条汉子！”

李子光十分蔑视地笑了：“废话少

说，你们千方百计抓我来，到底想要干

什么？”

刘 传 海 嘴 角 又 挤 出 一 声 假 笑 ，说

道：“那好，话既然说到这里，老弟就给

你交个实底。你为共产党做的那些事

情，我们都给你一笔笔记着呢。只要你

从今往后不再和我们作对，与我们成为

一家人，其他一切都好说……”

“ 妄 想 ！”李 子 光 不 屑 地 打 断 他 的

话，怒目圆睁，“你们刘家父子为虎作

伥，甘当日本人的走狗帮凶，残害百姓、

卖国求荣，连自己的祖宗都不要了，还

想让我与你们同流合污。做梦去吧！”

刘传海自取其辱，脸上红一阵白一

阵，一时说不出话来。

李子光深叹一声，又接着说道：“念

在 同 是 中 国 人 的 份 上 ，我 也 奉 劝 你 一

句，如果你还有一点良心，就别再做这

些坏事；如果你死心塌地认准了当汉奸

这条道，要杀要剐就来个痛快，也好到

你主子那里领赏去！”

刘传海悻悻地走了。在他的授意

下 ，几 个 刽 子 手 开 始 对 李 子 光 动 用 重

刑。刺刀撬肋条、火棍烙腋下、坐老虎

凳、灌辣椒水……招数用尽，然而李子

光咬碎牙齿，硬是一声没吭。

几天过后，刘传海终于泄气了，把

李子光押送到平阴城汉奸头子刘绪安

那里。

在平阴监狱里，刘绪安又对李子光

进行了一番软硬兼施。

刘绪安允诺李子光，只要说出共产

党的秘密，并保证以后不再参加抗日活

动，就放了他。然而，李子光紧闭唇齿，

报以沉默。

“你真的就不怕死吗？”刘绪安恶狠

狠地问道。

“ 怕 死 就 不 革 命 了 ”，李 子 光 笑 了

声，厉声回道，“脑袋掉了碗大个疤，怕

什么？中国人如果都像你们一样，早就

亡国亡种了！”

刘绪安牙疼似地倒抽一口冷气，说

道：“我已经对你说过很多遍了，只要写个

悔过书，答应今后不再当八路，供出谁是

共产党，谁是八路抗属，就可免你一死。”

“不要再费心机了，从我这里，你们

什么也休想得到。”

刘绪安似被噎住了，半晌后才有气

无力地说道：“那好，我就成全了你吧！

老子倒要看看，到底是你的嘴硬，还是

我的刀硬！”

五

1945 年初春，凌晨时分。已无计可

施的刘绪安和行刑队的人一起，将李子

光押送到了平阴郊外距黄河仅有咫尺

之遥的刑场上。

刘绪安走到李子光面前，仍不死心

地问道：“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你到底

是说，还是不说？”

李子光鄙夷地瞥了他一眼，决绝地

把头转向了别处。

这一下，刘绪安彻底暴怒。他伸出

两根手指做了一个动作，几名刽子手即

刻会意，一拥而上，死死按住李子光，眨

眼间将他的舌头割了下来。李子光满

口鲜血，一边大声吼叫着，一边把一口

鲜血啐到了刽子手的脸上。

看李子光拼命挣扎着，喉咙里仍涌

动着愤怒的吼声，刘绪安不可思议地皱

了下眉头，旋即又做出了一个手势。一

把鬼头大刀便向着李子光落了下去……

生命的最后一息，恍惚之间，李子

光隐约听到了黄河的涛声。那波涛轰

然作响，拍打着高高的堤岸，如阵阵春

雷，似声声怒吼，席卷着苍茫大地，滚滚

向东流去。

黄 河 涛 声黄 河 涛 声
■■卢广峰卢广峰 童童 村村

天还未亮，班长早已打好了背囊，

从炊事班领来了干粮。“今天要走 30 公

里，体力消耗大，多吃点！”班长把自己

没吃的鸡蛋塞到王鑫手里后，便招呼起

了队伍。“动作都麻利点，马上准备集合

出发！”

王鑫脚蹬作战靴，背起背囊第一个

冲了出去。寒风刺骨，将他冻得一激灵。

“能坚持住吧？这比搞体能有趣很

多。”行军两小时后，组织休息，班长来到

王鑫身边。“坚持得住，班长放心，我能

行！”王鑫语气很坚定，可隐隐作痛的脚

底板让他少了点底气。

又 行 军 近 一 小 时 ，王 鑫 感 觉 脚 底

起 了 水 泡 ，走 起 路 来 一 瘸 一 拐 。 眼 瞅

王 鑫 开 始 跟 不 上 队 伍 ，班 长 也 放 慢 了

脚步。

“唉，我这脚咋还磨出水泡来了”，班

长把脚抬起来假装要给王鑫看，“这下可

好，咱俩倒成难兄难弟了！”

“班长，还有多远啊？”王鑫弯着腰，

把沉重的背囊向上颠了颠。

“ 还 有 最 后 一 座 山 ！”班长指 着 山

说道。

“咱们来比一比，看谁走得快。”翻越

了几座山后，班长挑起了话头。王鑫闷

着头咬牙往前走着，累得说不出话来。

“班长，还有多远能到啊？”王鑫索性

一屁股坐在路边喘着粗气。

“还有最后一座山！”班长将王鑫从

地上拉起来，推着他向前。

“好，走，看谁快一些！”王鑫推开班

长的手，用力往前走，似乎有些赌气，“到

底还有几座山，走了一座还有一座！”

班长追上去，和王鑫相互搀扶着……

“你看，这座山的山脚就是我们拉练

的目的地了，我没骗你吧？”

晚上，王鑫想帮班长处理水泡，却发

现他的脚底一个水泡都没有。第二天拉

练总结时，王鑫才得知他们第一天的行

军路程不是 30 公里，而是 60 公里。

最后一座山
■李 娟

电话铃声响了，李大川抓起话筒。

电话里面问：“是山岭村吗？”李大川说

是。对方又问：“您叫李大川，对吧？”李

大川说对。那边接着说：“噢，这就对

了，请您 3 天内到黄岭火车站取货，货物

名称是苹果树苗。”

李 大 川 一 听 有 点 懵 ，忙 问 道 ：“ 师

傅，麻烦您看一下，发货人是谁，别弄错

了。”电话里说：“错不了，发货人叫王星

亮。”李大川一听，脸色顿变。等他醒过

神来，那边传来了忙音，电话被挂断了。

4 年前的一天，村支书李大川刚迈

进村部大门，就听身后有人喊：报告！

李大川转过身看，是王星亮。只见他穿

着新军装，显得格外精神。他来了个标

准的立正，又敬了个标准的军礼。李大

川笑了，夸他穿上这身军装真威武，将

来会有大出息。

王星亮的爹过世得早，他跟娘相依

为命长大。他长到 18 岁，跟娘说要去参

军。娘望着高大的儿子，心道孩子真是

长大了。

李大川知道他的心事，那就是放心

不下他娘。他拍拍王星亮的肩膀，说：“你

娘的事交给我了，你放心去保家卫国吧。”

王星亮又给李大川敬个礼，离开了村部。

出了村部的门，王星亮又折回来，说：“这

几天夜里，我一闭眼睛，就想这里的大山、

这里的河流、这里的乡亲……李伯，过几

年我要跟您一样，退伍后就回到山村来。”

王星亮参军一年多的时间，就荣立

了三等功。喜讯传回了家乡，李大川拿

着王星亮的立功证书，喜滋滋地站在村

部大院，扯着嗓门喊：“咱们村有喜事

啦 ！ 看 看 ，王 星 亮 给 咱 们 山 岭 村 争 了

光，长了脸。我早就说，这小子是个好

苗子。”村民们都围了过来，王星亮的娘

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

王 星 亮 到 部 队 后 ，常 给 李 大 川 写

信 。 在 信 里 ，他 诉 说 着 自 己 的 部 队 生

活，关心着家乡的变化，再就是感谢李

大川照顾他娘。最近的信中，王星亮开

始关心乡亲致富的情况。李大川很欣

慰，觉得王星亮有出息，还不忘本。

王星亮参军快 4年的时候，李大川突

然接到了一个消息——在一次特殊任务

中，王星亮为救遇险的战友不幸牺牲了。

晴天里响惊雷。李大川顿感心如

刀绞、天旋地转。他闭上眼睛，仿佛又

看见穿着崭新军装的王星亮向他跑来，

立正敬礼，说报告。缓了一会儿，他扶

着桌子站起来，走到村部院子里，捡起

一根铁棍，把挂在老榆树上的一块旧钢

轨敲得山响。这个挂在老榆树上的旧

钢轨，是过去村民上工时敲的“钟”，已

经废置多年了。乡亲们听到“钟”声，都

聚拢在村部大院。李大川哽咽着，颤声

喊道：“王星亮，你是好样的！”乡亲们得

知了这一噩耗，有些人开始抹泪，也有

些人齐声喊：“王星亮，好样的！”那喊声

在翠绿的群山中久久回荡……

李大川到火车站取苹果树苗的时

候，请求车站工作人员帮忙，查找到了发

货人的电话号码。他心急火燎地打去电

话：“我收到了你们发来的苹果树苗，我想

知道，发货人到底是谁？”电话里说：“我们

是受发货人委托，直接发给收货人的。这

个苹果树苗的发货人绝对是王星亮，没错

啊。”电话那头接着又说：“这个事我记得

挺清楚，这个人是军人，很爽快。得知这

种苹果树苗适合你们那里的气候条件，还

是新品种，结出的果子脆甜，当场就把钱

交齐了。这不，今年苹果树苗出来后，我

们就优先给你们发运了。”

李大川清楚了，这批苹果树苗，是

王星亮牺牲前就买好的。他手握着电

话筒，凝视窗外，远处的青山在他的视

线里模糊了。

将苹果树苗运回了村部大院，李大

川再次捡起那根铁棍，把挂在老榆树上

的钢轨敲得山响。乡亲们听到“钟”声，

都赶到大院。李大川围着那些树苗慢

慢地走，而后他猛然抬起头，大声说：

“出发，种果树！”

乡亲们含着泪，扛着苹果树苗，跟

着走在前面的李大川和王星亮的娘，向

大山奔去。

苹
果
树
苗

苹
果
树
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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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远比小说神奇

牺牲之前，李子光耳边回响着黄
河水拍打着堤岸的咆哮。那声音如
阵阵春雷，使他想到了入党那天，宣
读誓词时他心潮的激荡——从此，他
不再只属于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
团结各方力量，秘密奔走于隐蔽战
线，直至为信仰而死，是他这辈子无
悔的选择。涛声大作，黄河怒吼着，
滚滚向东流去。

李大川带着村民们扛着苹果树苗

向茫茫大山奔去。种树、致富，这是王
星亮的遗愿。李大川还记得，王星亮
在信中常常提到，他想念家乡的大山
和河流，等退伍了，他要回去，和大家
一起寻求致富之路……这是多么美好
的愿景。我们有理由想象，多年过后，
当苹果树在风中如波涛一样起伏，阵
阵果香中，应有王星亮带着笑的脸庞。

翻过一座山，还有一座山，但只
要把它当成最后一座山去征服，总有
到达终点的时候。行军结束后，那一
座座山在王鑫的梦中如一道道波涛，
他看不见堤岸，但知道要往前，一直
往前。

人生如长河，时而潺湲，时而汹
涌。故事，是波涛滚滚中飞溅的水花，
请仔细听——涛声阵阵，拍击着我们
的心房。

听 涛
■孙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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